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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 鼎

今安徽省滁州市西南方向有一座山，

古称摩陀岭。在距今约 1700多年前的西
晋末年，一队人马来到了摩陀岭，队伍

中有一位伤势严重之人。当时正值西晋八

王之乱，山外刀兵四起，群雄纷争，世道

已然大乱，隐于深山之中的摩陀寺便成了

少有的净土。古寺中有一位老和尚，超脱

凡尘，不闻世事，以慈悲为怀，一心普度

众生。他一边煎汤熬羹，为病人清洗伤

口、治疗伤痛，一边口中默默诵经，为其

指点迷津。

日子一天天过去，经过老和尚的精心

治疗和照料，这位病人不但伤病痊愈，还

从经文中有所顿悟。他后来于摩陀岭中日

夜屯兵操练，最终率领兵马渡过长江，攻

占了建邺（今南京市——记者注），并于
公元 317年建立起东晋政权，成了东晋的
第一位皇帝——晋元帝，此人便是“琅琊

王”司马睿。

称帝后，司马睿不曾忘记摩陀岭摩陀

寺中那位老和尚的救命之恩和指点，于是

下旨扩建摩陀寺，还将自己曾经的封号

“琅琊”赐给了这座山和这座寺院，从

此，“摩陀岭”便改名为“琅琊山”，“摩

陀寺”也改名为“琅琊寺”。

历史的激流奔涌向前，北宋仁宗庆历

五年（公元 1045年），一位满怀壮志却仕
途坎坷之士被贬到滁州。在此人任滁州知

州的两年零四个月中，一段段有关他的佳

话传遍了琅琊山内外，一篇篇传世佳作从

他笔下款款流出。他续写了琅琊山的传

奇，也为当地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他

便是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

的“醉翁”欧阳修。

磨砺之路

又是一个好天气。河岸边，年幼的欧

阳修正蹲在地上，以荻秆为笔在沙子上练

习写字，身旁的母亲一笔一画地耐心教着

他，目光温柔而慈祥。

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 1007年），祖籍
为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
记者注）的欧阳修出生在绵州（今四川省
绵阳市——记者注）。欧阳修的父亲欧阳
观时任绵州军事推官，官职不大，主要负

责辅助本州主官，料理当地的诉讼等事

务，工作繁杂，俸禄却并不多。欧阳修四

岁那年，欧阳观因病去世，于是欧阳修跟

随母亲郑氏投奔时任湖北随州（今湖北随
州市随县——记者注） 推官的叔父欧阳
晔，并在那里居住了下来。欧阳晔家中并

不富裕，母子俩又寄人篱下，因此他们的

日子过得十分拮据。虽如此，出身于名门

望族的郑氏却并没有放弃对欧阳修的教

育。由于没有钱买笔和纸，郑氏便折下荻

秆作为笔，在沙地上教欧阳修写字，她耗

尽心力教导年幼的欧阳修看书识字、诵读

诗文，而这些都为欧阳修日后的人生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家贫，但欧阳修从小受到了良好

的启蒙教育，他凭借着过人的天资以及好

学之心，用功苦读，决心科考。宋仁宗天

圣元年（公元 1023年），十七岁的欧阳修
于随州应试，虽然他的作答内容很是优

秀，但却因不符合句子韵脚的要求而落

榜。宋仁宗天圣四年 （公元 1026年） 再
试未中的欧阳修遇到了时任汉阳军知军的

胥偃，并以其出众的学识和文采给胥偃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

1029年），受胥偃的保举，欧阳修参加了
国子监广文馆试，同年又参加了解试，并

均取得了第一名。次年，欧阳修于礼部省

试中再获第一。宋仁宗天圣八年 （公元

1030年），由于过于显露锋芒，欧阳修在
宋仁宗主持的殿试中被唱为第十四名，至

此，走了多年科举之路的欧阳修终于正式

步入了仕途。

然而，欧阳修的仕途却和他的科举之

路一样坎坷。宋仁宗景祐三年 （公元

1036年），范仲淹因谏言冒犯了宰相吕夷
简，被贬至饶州，而欧阳修也因支持范仲

淹被贬到了夷陵（今属湖北省宜昌市——
记者注）去做县令，这一走，就是七年。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 1043年），宋仁宗
为广开言路决定增加谏官名额，欧阳修因

受到宰相兼枢密使晏殊的推举被召回京，

正式进入谏院供职。成了谏官的欧阳修并

没有因夷陵的贬谪经历而丧失锐气，相

反，他恪尽职守，不畏强权，敢于言事、

打破旧规，得到了宋仁宗的赏识。也正是

在这一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

政”拉开了序幕。

北宋庆历年间，朝廷冗员，官僚机构效

率低下，百姓生活困苦。对此，与欧阳修同

年被召回京并官拜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向宋

仁宗呈上其所作《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

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均公田、

厚农桑、减徭役”等十项主张，旨在整顿吏

治、解决北宋积贫积弱的问题。与此同时，

已被任命为知制诰的欧阳修积极推动新政

施行，成了革新派中的重要力量。可想而

知，新政实施后，朝廷内保守派的既得利益

因此受到了极大损害。于是，反对、毁谤新

政的声音越来越多，甚至还有人提出范仲

淹、欧阳修人等“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

固朋党。”面对着愈演愈烈的“朋党”言

论，欧阳修毫无畏惧，他提笔疾书，写下

了千古雄文《朋党论》。

欧阳修在《朋党论》的开篇便直接点

明“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

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无朋，惟君子则

有之”的观点。对此，他进一步阐述：

“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

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

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

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

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

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

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

朋也。”因此，欧阳修认为“为人君者，

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

下治矣”。

然而，气势非凡的《朋党论》却未能

真正挽回局面，势力强大的保守派接连不

断的攻击也并没有因这篇《朋党论》的出

现而偃旗息鼓。就在此时发生的“甥女

案”使欧阳修再一次陷入了危机。

欧阳修的甥女张氏是其妹夫张龟正与

其原配所生的女儿。张龟正死后，欧阳修

的妹妹便带着仅有七岁的张氏搬入欧阳修

家中共同生活。数年后，欧阳修将张氏许

配给了自己的远房侄子欧阳晟。怎料张氏

后竟与一名男仆有染，愤怒之下的欧阳晟

遂将二人告上了开封府。开封府当时的知

府名叫杨日严，之前曾因贪污受到过欧阳

修的弹劾。对此事一直怀恨在心的杨日严

在接到张氏一案后便意图借此机会向欧阳

修实施报复。他令狱吏对张氏威逼利诱，

迫使张氏诬告欧阳修与其存在私情。朝中

的保守派得知此事后十分欣喜，并纷纷大

肆上书弹劾欧阳修。虽然最终此案经查后

被确定为无实证，但顾及风化，宋仁宗仍

然于庆历五年 （公元 1045年） 的八月，
将欧阳修贬至滁州任知州。对此，欧阳修

曾在《滁州谢上表》中如此言道：“若臣

身不黜，则攻者不休。”而就在同年，范

仲淹等革新派主要人物都相继被罢，仅仅

施行了两年的“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于是，欧阳修再次远离朝堂，来到

“地僻而事简”的滁州。在那里，他成了

一位口诵诗句、举杯畅饮的“醉翁”。

醉翁之乐

欧阳修贬居滁州的故事不妨从一座亭

子说起，只不过，并不是那座人尽皆知的

醉翁亭。

相传在欧阳修来到滁州的第二年春的

某一天，正在和下属、幕僚于州衙厅堂内

聚会，其间，他的一位幕僚献上了新采摘

下来的春茶，于是欧阳修欣然邀请大家一

同分享。琅琊山中有让泉，其水甘冽、清

澈，欧阳修便遣侍吏前往琅琊山让泉处取

水烹茶。然而，就在从让泉取水返回的途

中，这名侍吏却因匆忙不小心洒掉了泉

水。时辰已然不早，侍吏害怕耽误了烹

茶，便在紧邻琅琊山的丰山脚下又寻了一

处泉水取回了水。侍吏回到州衙烹好茶端

出，在场众人喝下茶水，无不觉得茶香四

溢，回味悠长。

茶自然是好茶，水也定是好水，不过

欧阳修在细品之下却发现这泡茶的水并不

是让泉水。在欧阳修的追问下，那名侍吏

最终说出了事情原委。欧阳修这才知晓在

丰山脚下居然还有这样一眼泉水。他对众

人言道：“我到滁州以来喝到的最好的泉

水就是让泉水，不料今日又发现了一处不

次于它的泉水，真乃幸事！”于是，欧阳

修便让那名侍吏带路，去往丰山寻找这处

泉水，并在丰山下的一处山谷竹林中，发

现了泉眼。欧阳修后来在其所作名篇《丰

乐亭记》中描写此处环境曰：“其上则丰

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

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寻得了好

泉水的欧阳修“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

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丰乐亭

记》）。这眼泉水后被欧阳修命名为“幽

谷泉”，泉水之上的这座从选址到建造均

由欧阳修完成的亭子，则取“丰年之乐”

之意，被命名为了“丰乐亭”，而欧阳修

“寻泉建亭”的故事也从此广为流传。

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写道：“修

之来此（滁州），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

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

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

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

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

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

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

事之时也。”

不错，谪贬的挫折依然没能击垮欧阳

修，相反，这一次知滁的经历还将其重要

的政治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便是“与

民同乐”。而《丰乐亭记》之所以能够成

为名篇，正是因为此文不仅记录趣闻、抒

发所感，还描绘出百姓欢喜祥和、其乐融

融的美好愿景。

欧阳修后常于丰乐亭宴请宾朋、聚会

议事，同时也在那里写下了众多佳句，如

“踏石弄泉流，寻源入幽谷。泉傍野人

家，四面深篁竹”（《幽谷泉》）。又如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

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丰

乐亭游春》）。可以说，丰乐亭就像是一

处“避难所”，在那里，屡受挫折的欧阳

修得以抚慰心灵，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就在丰乐亭建成的同一年，琅琊山中

的僧人，同时也是欧阳修的挚友智仙因仰

慕敬重欧阳修的才学和品德，专门在琅琊

山中的让泉之上建了一座亭子，作为欧阳

修游山时休息以及办公之地。这座亭子便

是醉翁亭，欧阳修亲自为其命名并写下了

那篇闻名古今的散文《醉翁亭记》。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

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

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

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

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

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醉翁亭记》）《醉翁亭记》全篇表现

的依然是一个“乐”字，“山水之乐”“宴

酣之乐”“游人之乐”“太守之乐”，众多

的“乐”融于山光水色之中，“与民同

乐”之景象跃然于眼前。

透过这些精妙华美的文字，人们最终

看到的是欧阳修的品格，纵然身处逆境，依

然能乐观进取，既不苦闷忧愁，也不自暴自

弃。胸襟之宽广，性情之洒脱，令人赞服。

欧阳修热爱滁州的山水，同时他也将

这份爱付诸对滁州的治理。在滁州，欧阳

修坚持“宽简”的为政风格，即宽容简化

地对待政事，以民为本，依照人情事理行

事。正所谓“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

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宋史·欧阳

修传》）。在欧阳修的治理下，滁州百姓

安居乐业，呈现出了一派祥和图景。于

是，欧阳修深得民心的“宽简之风”也同

他的诗文一起被传扬、歌颂至今。而有了

“山水之乐”也有了“百姓之乐”，“醉

翁”欧阳修又岂能不纵情？岂能不醉？岂

能不乐呢？

虽然在滁州停留的时间不算长，但是

欧阳修却与滁州的百姓建立起了深厚的感

情，这位寄情山水、心怀天下的“醉翁”

也早已与滁州和琅琊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

起，再也无法分割。滁州与欧阳修的相

遇，实在是彼此的幸事。

除此之外，欧阳修还为滁州琅琊山留

下了大量的人文遗迹和传世名篇。在欧阳

修知滁之时与离滁之后，都有众多达官贵

族、文人墨客前来探访名胜。他们中的许

多人也同样在此地留下了笔墨佳作：“神

物藏胜地，深林隐苍峰。威夷渡浅岭，爱

此泉一钟。”（宋·苏舜钦 《寄题丰乐

亭》）“风景山中雪后增，看山雪后亦谁

曾？隔溪岩犬迎人吠，饮涧飞猱踔树

腾。”（明·王阳明《琅琊山中》）⋯⋯经

年累月，那些书写滁州以及琅琊山的作品

已然数不胜数。

文人之石

光阴如白驹过隙，转眼飞逝。如今，

琅琊山正在以“醉翁文化”为主题，创建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仰慕欧阳修之名前
来的游人络绎不绝。而在众多探寻“醉

翁”“足迹”的方式中，有一种与一块石

头有关。

在琅琊山脚下有一条自西向东流的溪

水，其名唤菱溪。一日，欧阳修在视察农

桑时，于菱溪边发现了一块“奇石”，这

块石头高约 1.3米，宽约 1米，其形态似
太湖石、质地如灵璧石，奇石表面嶙峋多

孔，且孔孔相通。欧阳修于是便对这块石

头进行了考证，并于庆历六年 （公元

1046年）写下散文《菱溪石记》，详细记
录了此事。

原来，这块奇石原本属于五代时期的

名将刘金。刘金于乱世功成名就，身享富

贵，虽为武夫，但却有欣赏世间奇珍异宝

之雅兴，这块奇石便是他曾经的收藏之

一，用以搭配他家中的池塘、奇木和异

草。然而时过境迁，“及其后世，荒堙零

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菱溪石

记》），奇石便不知怎的遗落在了菱溪岸

边。奇石原本有六块，其中的四块早已被

人拿走，还有一块体积较小的尚藏于当地

百姓家中。最大的这块，由于难以被搬

动，得以留存，并“偃然僵卧于溪侧”。

欧阳修在 《菱溪石记》 中如此记录道：

“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见其

可怪，往往祀以为神。”可见，此石当时

已然被当地人视为了“神物”。

欧阳修对这块石头喜爱有加，他依据

石头的发现地将其命名为“菱溪石”，并

为此石外形如此奇特却被遗弃而感到可

惜，于是“以三牛曳置幽谷”，接着又找

到了那块较小的，并将它们“立于 （丰

乐）亭之南北”，作为滁州百姓逢年过节

来琅琊山游玩时观赏的景物。

如今，菱溪石依然立于琅琊山中吸引

着前来游山之人驻足观赏。而除了观赏价

值，这块“不凡”的石头带来的，还有不

凡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菱溪石是有确切记载和实证的唐晚

期园林遗石，是宋元之前，赏石文献与实

物相佐证的最佳实例，也是赏石文化史上

重要的遗存，填补了赏石史的一项空

白。”中国观赏石一级鉴评师周军对菱溪

石如此评价道。

周军说，菱溪石堪称“天下第一文人

石”。它由欧阳修命名，其历史渊源由欧阳

修挖掘考证，后又由欧阳修对其进行保护。

全国范围内的古石、名石众多，而由著名文

人命名、考证、保护的石头就只有菱溪石。

欧阳修为菱溪石特地作了著名散文《菱溪

石记》和诗《菱溪大石》以记之。同代诗人苏

舜钦也为菱溪石写下了诗《和菱溪石歌》作

为回应。被誉为“宋四家”之一的北宋书法

家、画家米芾也作有诗《菱溪石》。目前在中

国，如这般有多位著名文人为其创作诗文，

并历经千年依然留存于原地的奇石，也只

有这块菱溪石。

周军说，赏石艺术往往是一项“孤

独”的活动。“赏石者凭借自身的人文积

淀、人文素养以及艺术视野，用他们独到

的眼光选择契合他们心灵的石头，然后进

行架座设计、命名、赋诗、赏析。石头便

也成了天地宇宙的代言，心象物志的表

达，人石互融，物我两忘。”周军解释

说，中国传统赏石活动大多是“独乐

乐”，偏于“道家”崇尚的“独”，但欧阳

修则不然，他喜得菱溪石后并没有将其占

为私有，闭门独自欣赏，而是将其放置于

公共场合，“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

（《菱溪石记》）。此为典型的“众乐

乐”，体现的是儒家强调的“众”的思

想，而这一点也使得菱溪石在中国赏石文

化史中与众不同。

在《菱溪石记》的最后，欧阳修将他

对菱溪石的所思所悟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出

来，“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

士，其平生志意，岂不伟哉。及其后世，

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

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而好奇

之士闻此石者，可以一赏而足，何必取而

去也哉”（《菱溪石记》）。

欧阳修见微知著，透过一块石头感叹

世事无常，当富贵逝去，曾经拥有的便也无

法保留。他也警戒富贵者，面对世间美好之

物，不要竭尽心思设法独占，应与民众分

享，那才是真正的乐趣所在，而欧阳修的

“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也经此再次展现。

那一年，琅琊山“蔚然深秀”，山中

泉溪“水声潺潺”，山中游人“往来而不

绝”。此时，不少人正围在菱溪石前，他

们有的仔细端详，有的伸手轻抚，还有的

议论纷纷。不远处，一位号曰“醉翁”的

老人将此情此景尽收眼底，他面带笑意，

感慨不已。

（本文图片由琅琊山风景区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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